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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下午两点左右，老家的弟弟
打来电话，说老爸这几天哮喘得厉害，在乡
镇卫生院输了几天液也不见好，在他和妹妹

“强烈”要求下，才同意到城里医院来看看。
我带着老爸老妈来到中心城区一家医

院。大夫说，看情况，老爷子不仅喘气喘得
厉害，连眼睛都是红的，怕是肺上有问题，
还有流感的症状，还是住院检查一下好。一
听要住院，老爸老妈都急了：不用住院，开
点药就行，都输好几天液了，可能就是加上
感冒，才有些难受，开点药喝喝就行……

到医院就听大夫的，住院吧。看我和弟
弟一再坚持，老爸只好同意住院检查一下。

一圈检查下来，慢阻肺、高血压、心衰、
心律不齐，加上新感染的甲流……听说一
下得了这么多病，老爸老妈也傻了，有的
病，以前听都没听过。

当天晚上，医生护士一阵忙乎，上监
护，吸氧、雾化，扎针、输液、临床彩超……
一直忙乎到深夜，老爸感觉好受多了。

接下来，每天输液 3 瓶到 4 瓶，早晚吃
药，加上医生每天查房、会诊，四五天下来，
老爸的病情很快减轻，老妈便每天催我和
弟弟妹妹赶紧去忙，该上班上班，有事就去
做事。

吃饭在医院的餐厅。每次去买饭，老爸
老妈轮番叮咛，买两个包子，一人一个，啥
馅都行。要不，两个人分一个饼子就够了，
再打一碗米汤或是面汤，这饭店的菜都太
油了，不要不要。

第四天中午，听我说老爸老妈爱吃包
子，老婆便在家里蒸了包子送过来，又熬了
点烩菜和米汤。老爸说不敢多吃，吃了两
个，老妈吃了三个，还直夸儿媳蒸的包子就
是好吃。我心说，大概还有自家蒸的包子不
用花钱的原因在吧。

一天夜里，搀着老爸去卫生间，看着他
佝偻的身躯、蹒跚的脚步，我不禁一遍又一
遍问自己：这还是那个走路咚咚作响、说话
高门大嗓、脾气点火就炸的老爸吗？这还是
那个肩膀上扛着我去看戏、去赶集，两个小
时也不弯一下腰的老爸吗？这还是那个 12
岁失去母亲，小小年纪犁耧耙耱样样精通，
13 岁就拿全工分，干活做事从不服人的老
爸吗？

我知道，岁月的磨砺、生活的艰辛、老
爸曾经的青春芳华，已化作额头一道道深
深的皱纹、一缕缕霜染的白发，已化作眼
花、耳背，还有不得不向生活和儿女妥协的
无奈……

住院到第七天头上，老爸老妈再也待
不住了。面对前来查房的医生，老两口直接

“开呛”：“都输液这么多天了，感觉都好了，
啥时候能出院？”“不行，指标还没下来呢，
还得输上几天。”科主任、主治大夫毫不妥
协。“都七八天了还要输？要不，您给开点
药，我们带回去喝也行。”看大夫不肯松口，
老两口退而求其次。

“不行不行，”大夫也急了，一把将我拉
了过来：“你看，老爷子嘴里这些白白的小
点点，这是真菌感染，口腔里感染还好些，
要是感染到肺部就麻烦了，必须尽快把感
染消除。”

看这情形，一直“观战”的我和弟妹直
接表态：既然都来了，就好好查查，好好治
治。咱急着回去，过几天再犯了，不是更严
重了？你们不想多花钱，到时候还得花更多
的钱……

那好吧，就再输上几天吧。老爸老妈终
于没辙了。

第十天的早上，查房时，主治大夫详细
查看了老爸的症状，又问了问吃喝拉撒的
情况，难得地露出了笑脸：今天好多了，一
会抽血化验一下，情况好的话，明天就可以
出院了。

老爸老妈一听高兴坏了，当天液体一
输完，老妈就开始收拾东西。当天晚上，老
两口谈东说西，几乎一夜未眠。

次日一大早，尽管外边下着雨，还飘着
雪花，天气冷得厉害，等医生交代完注意事
项，拿好护士送来的药，老两口早早就下了
楼。等我走完医保报销程序，结完了账，老
两口拒绝了跟我一块回家的请求，顶风冒
雪，急急回乡下老家去了。

陪 着 老 爸 老 妈 住 院 11 天 ，我 想 了 很
多。辛苦了一辈子，劳累了一辈子，也节俭
了一辈子，纵然患病躺在了医院，他们还是
想着尽量少给儿女添麻烦，想着能省一点
是一点。可是，老爸老妈，你们啥时候也能
替自己想想啊？

陪 老 爸 住 院
■乔靖鸿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
声。”光阴流转间，年近花甲的我，在“景
云初中”这所冠以“国保”级文物之名的
农村学校，度过了 16个春秋。

学校地处晋南中条山下、涑水河
畔，故绛、闻喜两县交界处。校园内，一
座巍然耸立的千年古建筑——景云宫
玉皇殿，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宫
殿始建于唐贞观八年，原是一座规模宏
大、建筑林立的道教场所。据《绛县志》
记载，景云宫“自南向北原建有山门、戏
台、献台、三清殿、玉皇殿、四帅殿、道
院、廊庑等，现仅存玉皇殿一座”。走过
唐风宋雨，见证元灭明兴，至清乾隆时，
此地已形成殿宇嵯峨、香火不断的平川
道教宫观，成为遐迩闻名的传经布道中
心。

景云，意为祥瑞之云。《淮南子·天
文训》里有“虎啸而谷风生，龙举而景云
属”的哲言佳句。李唐王朝尊崇道教，源
于高祖李渊早年为取得御极天下的资
格，曾追认同姓圣贤、神明的老子为李
家先祖，视道教为国教，并诏告天下“道
大佛小，先老后释”，由是全国各地次第
修建了不计其数的道观、寺庙，以致刚
正自负的杜牧赋诗慨叹，“南朝四百八

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依山傍水的景
云宫即诞生在政治清明的大唐贞观年
间。“凤鸣朝阳，龙翔景云。”唐睿宗甚至
将自己的年号定为“景云”。其间，由睿
宗皇帝亲自撰书、能工巧匠精心铸造的
一口青铜大钟，价值独特、音质优美，穿
越千年至今仍声震华夏，那便是每年除
夕夜央视“春晚”播放并传之四海的“景
云钟声”。甲辰暑期，笔者太原度假，有
天逛街遇雨，迈进一家城市书房暂避，
随 手 翻 阅 郁 达 夫 作 品 ，读 到《回 忆 鲁
迅》，见文中三次提到鲁迅晚年在上海
的寓所——“景云里”，顿时，竟有些莫
名惊喜，亲切有加。

最初知道景云宫（因地处灌底村，
当地人称之为“灌底庵”），源于发小晓
文那位终生未嫁的老姑母。我记事时，
老太太已垂垂老矣，终日闭门独居，吃
斋打坐，直至寿终正寝。听人说，老道姑
早年在灌底庵修行，新社会后返回了原
籍。我因此对古老而神秘的景云宫充满
好奇。遥想当年，一位来自凤凰塬的妙
龄少女不知何故，看破红尘，舍弃人情
俗礼，孑然决然来至几十里外中条山腹
地、涑水河边的深宫大院，青丝高束，道
袍加身。老树枯井，见其打恭修行；冷殿

长夜，伴以青灯孤影……此种心境，该
是怎样的空灵、超然。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群众利用景云宫建
筑群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优势，办
起一所传统农耕社会独具特色的乡村
学校——灌底庵初中。80 年代中期，
学校正式更名为景云初中。七十载峥
嵘 岁 月 ， 七 十 载 辉 煌 业 绩 。 学 校 在

“扫盲”“普九”等不同阶段，均作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为国家和地方
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个艳阳朗照
的夏日，根据县教研室安排，我从凤凰
塬上的乡中学奔赴 20 华里外的景云初
中，担负彼时学生升级考试保密工作。
平生首次与千年古建零距离接触，内心
自是虔诚而欣喜。厚重的山墙、古朴的
门窗、气势恢宏的飞檐斗拱，更有那一
人屈臂环抱不得的自然弯材做成的众
多梁栿、金柱，随弯就势，巧夺天工，令
人叹为观止。

机缘巧合。2008 年秋，我有幸被调
往这里任教。此时，校院中央的景云宫
玉皇殿已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如同古代寒窗苦读考取功名的

学子，久在深山人未识的古宫老殿仿佛
一夜之间便成名了。

翌年金秋时节，国家拨专款，对景
云宫玉皇殿、古碑进行重点修缮、保护。

不久，轰轰烈烈的全省“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启动，地处偏远的景云初中五
六十间简陋校舍相继拆除，取而代之以
防震性能上乘、设施功能齐全的现代化
教学楼、办公楼、公寓楼等。巍峨、壮观的
古老殿宇与新潮、大气的现代建筑交相
辉映，历史与现实和谐统一。依托千年文
物积淀的传统文化，乘着改革开放持续
深入的东风，学校历届领导和老师秉持

“教好一个学生，幸福一个家庭；办好一
所学校，造福一方百姓”的理念，埋头实
干，勇毅前行，走出一条新时代乡村教育
新路子。由本校资深语文教师田承露编
写的校本教材《食我稻粱》荣获省级二等
奖；运城新闻网曾报道，景云师生以清明
节烈士陵园扫墓、重阳节敬老院里开课
堂为载体，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德孝文化
和理想前途教育。学校是运城市首批“二
十佳乡村初中”之一。

慎终如始，遂成正事。笔者继在家
乡执教 18 年，又投身景云初中耕耘 16
个春秋，默默奉献，心无旁骛。工作之
余，多少个晨昏闲暇，我独坐寒舍，耐得
寂寞，沐浴国保文物的智慧灵光，先后
刊发文学作品、教育随笔共 50多万字。

悠悠景云情，不懈追求梦。在传统
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
彩的新时代，我将更加珍视并用好祖先
留下的宝贵资源，勤奋育人，多出成绩，
无负时代，无负人民。

景 云 未 了 情
■牛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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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下乡的临德营村
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中
等身材、肤色紫红、手脚麻
利，满是汗水的脸上，散布
着细密的皱纹和隐约的雀
斑。那是岁月的印迹，也
是一个女人成熟的标记。
浅浅地叹息之后，她对我
说：“还是政策好，如今过
上了睡在梦中都会笑醒的
好日子。”阳光下的笑声，
清脆且爽朗。她是春生的
媳妇，名叫串串，整日只知
道操持土地。春生是我的
童年伙伴，也是我服务的
新型农人。

晋 南 的 村 名 多 带 有
营、堡、庄几个字，由来大
都与军队有关。春生所生
长的临德营村就像一艘小
船，载着一船村民，在暗暗
泅渡。或者说小村就像一
棵大树，树叶年年更新，枝
干依然苍虬。而春生和他
的家族，就是一片片叶子，
在默默地摇曳着自己的春
秋，他祖上和父母都是农
民，目不识丁。他有两个
姐姐，只有他读过高中，学
历最高。

春 生 出 生 于 20 世 纪
70 年 代 后 期 ，高 中 毕 业
后，回村务农。他虎头虎
脑、浓眉大眼，身上既有年
轻人的蓬勃朝气，又有难
得的持诚稳重。他贪活，
不知道疲倦，人称“四晌”；
又是个孝子，父亲爱喝酒，
他没几天便拎着一瓶酒给
父 亲 ，以 报 答 养 育 恩 情 。
后院子里是猪崽、鸡儿的
世界，还有牛吃草的声音，
管理这些家畜和家禽，对
春生来说，活儿已经不轻
了。但他不把这当作劳动，而把这当作
享受，越干越滋润。猪、鸡和牛，加上孩
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庄稼院里最令人陶
醉的音乐。春生熟悉这音乐，迷恋这音
乐，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

清晨，一缕缕炊烟升起来，与笼罩
在村庄上空的薄雾融合在一起，须臾间
消失不见。春生开三轮车，带着妻子迎
着朝阳，一同上工。傍晚，串串驾车载
着丈夫和夕阳结伴而归。小村的农家
生活，充实得很。夫妻俩侍弄 15 亩地
的庄稼就像养自家的孩子，怎么爱都爱
不够！恨不得日夜守在那里，松土、除
草、浇水、施肥……对于农人来说，春耕
一分忙，秋后粮满仓。串串在女儿 8 岁
后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一女一
子，正是一个“好”字。

人生不是一条直线，旅途难免风雨
交加。这不，年迈的父亲突然跌倒在
地，昏迷不醒，春生和串串急得多方求
医，两年里花光了积蓄，借遍了朋友，借
远了亲戚，拉下了饥荒，终究还是没有
挽留住老人的生命。他沉浸在怀念逝
去父亲的悲痛中不能自拔，慢慢的，眼
睛总是有一团东西在占着，眼珠浑浊，
视力模糊。农村有许多眼睛出事的人，
走不到人前面，影响一辈子的生活，更
不用说还想奔大前程了。媳妇恓惶地
四处打听偏方医治，效果还是不好。

那年农商行开发了农户小额信用
贷款，我把好消息告诉春生，他激动地
握着我的手，夫妻两人的眼泪就出来
了。串串拉着他到银行办了手续，怀揣
15000 元借款，离开土地，挤上火车去
北京治病。串串租了个小房，每天做饭
送到医院，并用亲手做的饺子、扯面酬
谢医生、护士、临床的病人家属，晋南饭
菜的香味溢满了医院的走廊和病房。
那天，串串看着他的眼睛哭了，哭得呜
呜的。他慌了：“咋了，还没好？”媳妇的
哭泣声让他弄混了，他清楚地听到医生
说：“好了，完全好了，一点渣渣都没有
留下。”从此，在好心医生的建议下，他
开始了在北京送盒饭的工作，几年里虽
然还完了借款，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刨去开销，兜里还是没有几个钱，感觉
自己就是土里刨食的命。他听说村里
在发展产业，和串串一商量，就回来了。

村里的农户在政府和银行的扶持
下，发展大棚种植，村里建起了大棚，可
都怕赔钱，没人敢承包。我作为银行的
驻村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村民对大棚蔬
菜、小麦和玉米种植管理的资金需求，
实施惠农政策，量身定制“富农贷”专项
产品，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实行快速
审批，让农人的生产经验与银行的金融
支持充分融合，实现“1+1＞2”的多赢
效益。

春生脑子转弯快，吃透政策，一气
包了两个大棚，他还给在外打工的伙伴
们打电话，动员他们回来和他一起种植
大棚蔬菜。还真被他说动了三个，根
娃、收麦、满囤回来了。年轻人脑子好
使，不懂得技术一学就会，他们会了再
教给其他人。等卖了蔬菜，一算，那一
年他纯挣了 6 万元，其他三个人也都挣
了钱。

这下可好了，第三年大家都争着抢
着要承包大棚，春生主动让出自己一个
大棚让别人来种。他媳妇埋怨他，我看
你就是个实验品，傻不唧唧的。他憨笑
道：“谁让咱年轻呢，又是党员啊。”

随着经济宽裕，春生
媳 妇 的 梦 想 又 起 飞 了 。
女儿上初中了，儿子也上
了小学，难道让孩子们沿
袭 自 己 的 老 路 走 ？ 她 想
起 了 当 年 与 丈 夫 一 起 打
工 的 情 景 。 她 计 划 到 县
城做蔬菜批发生意，让孩
子进城上学。进城生活，
需要老人跟随 ，可是 ，串
串的老人不支持，他们不
习 惯 陌 生 的 环 境 。 夫 妻
俩只好放弃梦想，老老实
实 地 改 种 大 棚 葡 萄 。 一
个冬天，春生的葡萄成排
成 列 地 在 那 片 叫 三 号 坟
地 里 睡 觉 。 人 在 土 地 上
做 梦 ，葡 萄 在 土 地 下 做
梦，葡萄的梦唤醒了人的
梦。一株株葡萄，度过了
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
年年朽而年年芳华重现，
获 得 新 生 。 葡 萄 成 熟 的
季 节 ，却 遇 到 了 流 言 蜚
语，什么“葡萄都是化肥、
农 药 泡 出 来 的 ”等 等 ，行
情 一 跌 再 跌 ，掀 起“ 砍 树
潮 ”，农 人 的 口 袋 又 瘪
了 。 春 生 抚 摸 着 自 己 的
葡 萄 藤 ，舍 不 得 当 柴 烧 ，
牛 筋 子 似 的 整 天 在 网 上
寻找葡萄种植、管理的新
路 子 。 有 天 他 看 到 一 篇
关 于 种 地 没 有 农 药 残 留
的 文 章 ，感 觉 有 了 希 望 。
他北上清徐、南下云南葡
萄种植基地，上门求教有
机 肥 培 育 、生 态 种 植 技
术，还和一个彝族农人结
成了“兄弟”。过年回家，
串串看着口袋空空、黑不
溜秋的男人，心疼得直掉
眼泪。他安慰媳妇说，我
脑子满是新道道，你就等
着我成功的消息吧！

早春的天气，寒气压
顶，春生在他的大棚里起

垄、丢肥、起苗，葡萄藤像大地的被卷一
点点延伸，他要在黄蓬蓬的土地种出绿
来、种出果来。春生网络意识很强，他
把每天在葡萄地里做的活计拍下来，再
做一个简单的文字介绍，用自己设计的
标语“和你共享一串葡萄”，然后向网上
发出；也会把一串串葡萄的生长情况，
及时做一段视频，让大家看。其情其
景，也因此诱惑了源源不断的客人远程
定制做过标签的葡萄。他视频里甚至
有一万多粉丝，还有许多下了订单的客
户。有个俄罗斯女孩和众多粉丝一样，
几乎每天都关注春生大叔的大棚葡萄
种植，陪伴他上配制的土肥、掐尖打顶、
定枝、套纸袋、浇水、锄草，一切都是亲
力亲为。勤劳的汗水湿透了大叔的衣
服，俄罗斯女孩满是心疼的话语。葡萄
的颜色一天天在变，春生在视频里说葡
萄的话语也在变，让人分明看到葡萄丰
收的场景，闻到葡萄变身美味的香甜。

盛夏八月，阳光炽热，大门口的石
头都被晒得发烫，我和春生向葡萄园走
去。行走在熟悉而温馨的故乡，感受着
新奇和热闹，水的灵秀，花的娇艳，一只
只扑棱着翅膀的美丽鸟雀，我的心里被
一种美好的东西鼓动着。远处是沉静
苍茫的中条山，眼前是成片成片一眼望
不到头的葡萄园，沿地头望去，一排排
整齐的葡萄架俨然一面面绿色的墙，那
沉甸甸的紫色葡萄，每一嘟噜都泛着晶
莹剔透的光芒，仿佛谁画上去一般，看
上去像一幅恬淡诗意的水墨画。

我俩在葡萄园里聊童年的时光，聊
我们当下的日子，聊他的葡萄。风从田
野吹来，在春生身边游来荡去，抚摸着
春生那张刻满风霜的脸。他说农民种
下土地就是盼个好收成，有收成才有幸
福啊！人和葡萄一样，从种子到结果就
是一场修行。是啊，只有在耐心成长中
做足功夫，才能在日后呈现醉人的香
气。他上大学的女儿每次回来看到父
亲在葡萄园里劳作，总感觉那身影里凝
聚着老一辈农人对土地和葡萄深深的
情感。

“霜降见霜，米谷满仓”，莹澈白
霜奏响秋之终章和冬之序曲。葡萄开
园啦，夫妻两个整天采摘客人远程定
制标签的葡萄，按时发出去。当那个
俄 罗 斯 女 孩 收 到 邮 包 ， 通 过 视 频 点
赞，春生也受到了鼓舞，恍惚中自己
就是一串最大的克伦生，一挂功成名
就的葡萄。

星期天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来了，
小伙伴三五成群顺着这条通往庄稼地
的必经之路，一蹦一跳地寻找父母的收
成，好奇地东瞅瞅、西望望，偶尔摘一朵
野花，或者抓一把泥土。若是年轻的父
母在场，大概会撇嘴皱眉，老辈人却从
不阻拦，在这方面，他们对孩子们无限

“纵容”。在土地里打个滚儿也没关系，
“泥娃子”们一个个皮实得很，不容易生
病，新鲜的泥土气息和庄稼蓬勃的味
道，就这样一代一代刻进人们的血脉
中。爱凑热闹的大黄狗断然不肯放过
这个机会，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来回奔
跑，却总是先一步到达田野。老家村外
的庄稼路像一条纽带，连接起了房屋和
田地，也连接起了人们的幸福和希望。
看着孩子们采摘一串葡萄放入嘴里咀
嚼，唇齿间溢满酸酸甜甜。春生看着眼
前的情景，充满深情地对媳妇说：孩子、
庄稼都是咱们的收成。

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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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兄长得一表人才，国字脸庞，
浓眉大眼，很像电影 《平原游击队》
里的李向阳。我只知道表兄的名字，
还是听父亲叫他时我记住的。他姓什
么？不知道，可能姓冯，因为他那个
村子大都是冯姓。

表兄有一门手艺——画画。如何
界定表兄的画画水平呢？画家他似乎
还称不上，但他也不是民间的画匠。
民间的画匠主要画一些炕围子，或者
给出嫁的女儿陪嫁的板箱上画一些牡
丹花卉，色彩都很艳丽，显得喜庆。
这些画匠，也给人油漆彩绘棺材。表
兄从来不做这些营生，他画风景人物
及动物，也画人物肖像。我把他定义
为画师应该是恰当的。

表兄有着这种手艺，在当时是属
于不务正业。小时候去高村逛庙会，
经常看到表兄在街边摆摊卖字画。他
拿一支板笔蘸着五彩颜料，在纸上三
扭两拐，一幅漂亮的字画就完成了。
字是可爱的小鸟，是字，也是画，引
起围观的人群阵阵喝彩。但买的人并
不多，人们只是看个稀罕。

表兄还会做石膏像。他做了很多
模具，用石膏做成人像。表姑早晨起
来，满院子摆着石膏像，吓得表姑不
敢挪动脚步。

我只见过表兄的两幅作品。一幅
是他在我家照壁上画的一只老虎，一
幅是我村的墙壁上他画的伟人站在天
安门城楼上挥手检阅的巨幅画像。

表兄给侯马市蒲剧团画了几个月
的布景，挣了不少钱。表兄坐火车到
运城，准备回家。那时限制人员外出
流动，出门在外常常受到盘查，尤其
在火车站、汽车站，是检查的重点。
表兄穿着一件黑呢大衣，大衣上星星
点点都是五颜六色的颜料。他背着一
只黄色提包，昂首挺胸地从出站口走
过 来 ， 受 到 了 盘 问 ：“ 你 ， 干 什 么
的？”表兄把眼一瞪：“你管我是干什
么的？”那伙人二话不说，扭着表兄
把他送到了收容遣送所，表兄是以盲
流身份被抓的。

进了收容所，随身携带的物品、
钱财全部扣押，监督劳动。表兄在收
容所待了几个月，无人过问，他出不

去，也与外界无法联系。有一个人要
出去了，表兄偷偷写了一封信，央求
他无论如何帮他把信寄出去。这人出
来，把信寄了。

信是寄给我哥哥的。哥哥那时在
晋南地委保卫组，收到信，哥哥赶往
运城，把表兄解救出来。

表 兄 来 我 家 ， 坐 在 炕 上 给 父 亲
说 ：“ 舅 舅 ， 在 里 面 可 把 我 受 扎 啦 ！
吃不上饭，还要拉着平车干活，你外
甥哪里遭过这罪！”父亲说他：“看你
还敢瞪眼睛不？”表兄连连摆手：“不
敢啦，再也不敢啦！”

表兄画画，挣钱不少，他的钱大
都花在了娶媳妇上了。

表兄在外闯荡，练得好口才，能
说会道，人又长得好，还有手艺，找
媳妇不难。他把媳妇娶回家，往家里
一扔，便不管不顾了，一年难得见几
面。这有男人和没有男人一样，时间
长了，哪个女人受得了？回娘家，离
婚。

表兄又找了个媳妇，聘礼下了，
娶亲的日子也定了。到了过门那天，

女方左等右等，不见男方来迎亲。到
了下午，女方慌了，派人去男方探听。
来人找到表兄家，院里静悄悄的，只有
表姑一人在家。来人挺奇怪，问表姑：

“你家怎么悄悄的？”表姑说：“我家老
是这样啊。”来人说：“今天不应该呀！”
表姑问：“今天咋啦？”来人说：“今天是
你儿娶媳妇的日子呀！”表姑说：“我没
听我儿说过啊。”表姑赶忙央人去找，
也不知在哪里找到了表兄，问他咋回
事，表兄一拍脑袋：“忘啦，忘啦，忘得
光光啦！”

来人气哼哼地走了。亲事黄了。
表兄最后娶的这个表嫂，据说很

能干，也能把表兄约束住。表兄的家
终于像个家的样子了，表姑也过了几
年 舒 心 的 日 子 ， 安 然 辞 世 。 没 有 几
年，表嫂也过世了。

表 兄 有 个 儿 子 ， 是 表 嫂 带 过 来
的。表兄视如己出，疼爱有加。儿子
也争气，考上了大学。表兄要去看望
儿子，他给家里的大黄牛，抱了一捆
草，放在牛的左边；又端来一盆水，
放在牛的右边。表兄拍拍大黄牛的脑
门说：“饿了你就吃，渴了你就喝。”

来到儿子学校，他不进去，让门
房把儿子找来。儿子看见他戴一顶破
草帽，背个馍布袋，蹲在墙角。儿子
一脸惊喜：“爸，你怎么来的？”表兄
缓缓站起身看着儿子说：“好，知道
我是你爸就行。”

说完，扭身走了。

表 兄 逸 事
■杨星让


